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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总有一些期待，在突然降临时，你才明白多么需要它来满足
自己精神上的饥渴。我就是这样邂逅《文艺报》的，49年前缘于与李瑛
的一次见面。

1965年初夏，我身上带着昆仑山的雪迹，到北京参加总政举办的
第九期新闻班。一天下午，趁着学习的空隙，我带着自己的一组诗稿和
李瑛的诗集《红柳集》，到定阜街解放军文艺出版社送稿。说是送稿，其
实在我心里比这更看重的是让李瑛给《红柳集》签名。在我的文学生涯
中，他的诗对我影响很大，尤其是那些西北题材的诗。我来到李瑛和纪
鹏合用的一间窄小的办公室，他接过我的诗就看起来，还不时用铅笔在
诗稿上划一下。我坐在他对面，无意间看到他的桌子上放着一本《文艺
报》，好奇，还有这样的报？我便顺手拿起来翻阅。真开眼界，张光年、冯
牧、李凖都在上面写了文章！李瑛很快就看完诗稿，说可以“留用”。他见
我拿着《文艺报》在看，就说你们在高原那个地方比较偏僻，交通不便，
据说当天的报纸20天以后才能看到。我告诉他，这个《文艺报》我还从
来没有见过呢！这真的不奇怪，常见在边疆跑车的汽车兵，就是《人民日
报》也难见到。李瑛说，从事文学创作一定要多读书，这个《文艺报》不能
不看，你要是喜欢它就拿去看吧！

临别前，李瑛再次让我选几本《文艺报》带走，说着他又从书橱里拿
出几本放到我面前。我不好意思多选，只带走了 1965 年第 5 期《文艺
报》。这一期有部队作家林雨写的创作体会《在实践中学习，在斗争中成
长》，还有别人评论其小说的文章。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大概都会记得
林雨这个名字，他当时创作的军事题材小说《刀尖》《五十大关》在全国
引起广泛好评，我很想知道他的创作秘诀。那次我返回高原，读《文艺
报》上那篇林雨小说的评论，我摘录下一段文字，那是在说林雨在创作

《五十大关》时是怎样“想”的：“由于作者在生活中‘想’得深，‘想’得广，
‘想’得远；从个人想到集体，从连队想到全军，从国家想到世界，从军事
训练生活想到创造四好连队运动，想到大兴三八作风……因此作品反
映的生活面比较广、比较深厚。所以，不同地位、不同生活经历的读者，
可以从各个角度去感受，接受不同的启发与教育。”今天重读我抄下的
这段文字，觉得它仍然对文学创作、对人生有可贵的启示。

那次进京，两大收获，一是见到了想见的诗人李瑛，二是结识了一
个文学益友《文艺报》。当然也有遗憾，没有得到李瑛的签字。弥补这个
遗憾是在32年后，1997年11月，我找李瑛请教创作的问题时，拿出《红
柳集》，说出原由，让他签名。他接过诗集，想了想，在扉页上写下一句
话：“这是一片枯萎的叶子。”我一直回味不出这片“叶子”的蕴含。到哪
儿寻找一片树林？从何处得到一方青草？就从珍爱这片“枯萎的叶子”起
步吧！我还想说的是，我这大半生在青藏高原的雪山冰河奔波，与《文艺
报》相交差不多半个世纪，她也是滋养我文学人生的冰天雪地里一片蓬
青的丛林、一方温馨的芳草地！

什么时候你如果觉得生活或写作不愉快了，就抬头望望窗外，有无
限风光。此后，《文艺报》渐渐成为我的良师益友，我就理所当然地把她
比做窗外的阳光。其实，所有的阳光都在自己的汗水里。我从《文艺报》
吸获的营养自然是文学，但我更看重隐藏在文学后面的做人的营养。我
尤其关注老一辈作家、艺术家、编辑的文章或别人介绍他们的文字，真
情实感，口心一致。因为这个时候的我已经懂得了，其实现实生活中有
不少虚假的东西。一些人谈自己或借别人之口谈自己的文章，言过其
实，水分过多。老一辈作家、艺术家们则不然。在“文革”结束不久以至此
后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要珍惜一张报纸或一本刊物不容易，而要忽
略它们太容易了。《文艺报》一直是我桌上、枕边的读物。

1989年8月，我的第10本作品集《昆仑山的爱情》由四川大学出版
社出版。我从未谋面的四川大学教授曾绍义写了一篇评这本书的文章，
他寄给我并附一信，希望文章能在《文艺报》发表。我自然和曾教授怀有
同样的发表欲，可是当时我在《文艺报》没有一个熟人。无奈，我将文章
转寄报社，并附上曾的信。说我那时没有期盼那绝对不真实，但是在人
生地不熟的时候，我只能选择等待。让我料想不到的是，没出半个月，这
篇评论刊登出来了。这就是发表在《文艺报》1989年 12月 30日文学评

论版的《评王宗仁的散文报告文学》，3000多字的篇幅真不算短。我知
道文章的责任编辑是孙武臣时，事情已经过了6年。当时在中国现代文
学馆的一次文学会议上，偶尔遇到孙武臣，他主动找到我，我们才相识。
这时孙已调到鲁迅文学院。从此我们常有来往。两年前，他还把自己出
版的一本谈论散文创作的书赠予我。生活中虽有偶尔，但它昭示的却往
往是必然。没过一个月，1990年1月28日，《解放军报》也刊登了一篇评

《昆仑山的爱情》的文章——《镌刻在昆仑之巅的碑文》，作者是刘业勇。
我们也是互不相识。两年后刘业勇调到解放军报社工作，我才知道他原
来是第二炮兵下属一个基地的宣传干事。

我真的好感慨：看明世事透，认得当下真；名利可轻抛，事业净千斤。
如果说我还有期待的话，就是希望我周围还有许多业余作者能从

《文艺报》汲取文学力量。应该说，进入90年代后，《文艺报》与我所服役
的总后勤部作家们的来往空前频繁。时任总后勤部政委周克玉多次强
调在军队的思想政治工作中要加大文化的含量。他要求后勤要建立一
支自己的文学队伍。总后政治部文化部长卢江林就是中国作家协会老
会员，创作过长篇小说和电视剧，抓文学创作自然是内行，很得力。领导
掬取天池水，洒向作家都是情。再加上周大新、马泰泉、王宏甲、曹岩、烈
娃、咏慷这样一批卓有成就的专业作家的引领，我呢，作为创作室主任
就是具体来落实。天时地利人和，总后的业余作者队伍如雨后春笋，充
满活力，富有激情。我们每年都要组织一到两次文学笔会，两年一届的
总后军事文学奖一直坚持至今。我们的作品多次亮相在《人民文学》《中
国作家》《诗刊》《当代》《十月》《解放军文艺》等报刊。我们申请经费为
11位业余作者出版了他们第一部作品集。《文艺报》对总后这支创作队
伍多次报道和给予评论。据我的记忆，李瑛、张锲、陈建功、高洪波、雷
达、朱向前、黄国柱、张志忠、丁临一、周政保等作家评论家，都在《文艺
报》发表过评论总后作家作品的文章。有一件事让我难忘。有一次，当时
在《文艺报》工作的贺绍俊参加我们在京郊举办的文学笔会，他深入到
与会作家之中，和他们做朋友，推心置腹地交谈，了解了这些业余作者
艰难成长的历程。笔会结束后，他把我作为穿针引线的“中间人物”，写
了一篇长篇通讯《双重的神圣——王宗仁和青年作者的故事》，在《文艺
报》头版头条发表，还配了几张图片。这篇通讯引起了广泛关注，它的影
响延伸到了部队的基层单位，青藏高原一些团队在他们的政工简报上
还作了介绍。

我曾经在全军一次创作会议上，介绍总后业余文学队伍的成长时，
表达过这样的意思：领导的重视，诸多评论家的扶持，还有像《文艺报》

《解放军报》这样媒体的助推，无形中给总后这支文学队伍筑起一道温
馨的围墙，抵挡并消散生活中常常遇到的冷意或者阻力。我们知道，业
余作者成长的道路大多数不是一帆风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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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夏天。忘忧国——马尔代夫芙花芬岛。

睡懒觉，游泳，浮潜，做SPA，打扮，拗造型，拍照片，欣赏照

片，看落日，喂蝙蝠鱼，看水鸟，看书，吹海风，在海浪声里发

呆……基本构成了岛上的离世生活，而每时每刻与我们一起呼吸

着同一片空气、踩着一个慢节奏的，是一群仙子般的生灵。

院子的洗漱台上，一只蚂蚁卡在梳齿上，头歪来歪去挣扎。

这里的蚂蚁有平时见过的三个那么大，淡黄色的。我拿起梳子走

到露天游泳池边，轻轻敲了敲梳子，让它落回了沙地，爬走了。

除了蚂蚁，经常与我们狭路相逢的是蜥蜴。有次看到两只蜥

蜴在路边打架，看我们走近，停下来，瞪着我们，并不怕我们，大家

都呆住不动，过了好一会儿，它们又开始打架，我们也挪到它们跟

前想仔细看看，它们又迅速和解，一前一后从容不迫地爬进了灌

木丛，阳光在它们身后默默铺上一层寂寥。

另一群生灵是珊瑚与鱼。激动人心的出海、浮潜，看海底珊

瑚礁和游鱼，虽新奇，但对于不会游泳的人，是一种挑战。套上救

生衣、浮潜蹼，戴上呼吸面罩，将脸浸入海水的一刹那，恐惧、新

奇，变成了无声的惊叹。人变成了一条大鱼，和大大小小色彩纷

呈的鱼一起，在珊瑚礁之间游曳，不分敌我。

日落时分，在岛的一大片沙滩上，有一场“人鱼鸟”约会。大

约六七条巨大的魔鬼鱼每天六点半会如期而至。它们随着海浪

一次次扑上沙滩，扑到人们脚下，翻腾起肉肉的软软的翼。它们

和喂鱼人亲热，攀爬上他的肩膀，跳舞一般盘旋，与我们这些哇哇

乱叫的游客嬉闹，一次次扑腾，乐此不疲，仿佛是一群孩子，很温

顺，很调皮。我斗胆将光脚轻轻踩在它肉肉的脑门上，它翻着两

只白眼，神情却好像是高兴的。而这片沙滩上，永远站立着一只

孤独的水鸟，仅此一只，它也会吃到喂鱼人丢给它的肉，冷眼看人

们与鱼的忘情嬉戏。一小时后，蝙蝠鱼和晚霞一起消失，奇怪的

是，那只鸟也一起消失了。

在这个陌生的南印度洋岛国，你会惊叹，人与自然特别是动

物怎会如此亲密，这仿佛已经是远古时候的事了，远古时候，我们

同是大海的子民。

芙花芬岛的深夜来临时，大海像一个累了一天的男人倒头睡

去，呼噜声很响，人们和着它的呼吸也沉沉睡去。

假如此时从天空看，一个人，一只鸟，一群精灵，都像一个个

婴儿睡在巨人的怀里，把所有的生老病死忧愁烦恼都交给了宇宙

间这一滴最大的水滴去稀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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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 孩

我知道这篇怀念文章早晚要写的。
但我多么希望它来得晚一些再晚一些，可
是噩耗还是在 8 月初从遥远的加拿大传
到苏州又传到北京。我的好朋友、好大
姐、好老师——女作家吕锦华从此就真的
与我天各一方，再也不相见了吗？

记得前年暑假，我陪夫人、女儿到苏
州游玩，得知大病初愈的吕老师在吴江居
住，我就让文联主席俞前帮我联系，问能
不能跟吕老师见上一面，如果能在一起吃
顿饭就再好不过了。我并不是没有吕老
师的电话号码，我实在是不好意思打搅
她，不知道她身体的实际情况到底怎样。

2010年夏季，同样是夏季，我到阳澄
湖去采风。得知我到了苏州，吕老师专门
从吴江赶过来看我，并且与我一起观看了
当地渔民的演出。我对吕老师说，这么热
的天，真难为您跑一趟。吕老师说，我必
须得来，你是我的小老弟啊！

那日的黄昏，我看到吕老师的身体有
些憔悴。就对她说，您的身体好像很疲惫，是不是找
个地方休息一下？吕老师说没事没事的，就是中午没
睡觉造成的。吕老师说完，又陪我待了半个小时才离
开。那天，我第一次在分别时和她拥抱，我每次见到
她都感到非常的温暖。

然而，我不曾想到的是，没过3个月，苏州的文友
就给我打来电话，告诉我一个不幸的消息：吕锦华老
师住院了，诊断为癌症。我当时一听，就感到大脑一
片空白，怎么能这样呢？文友说，吕老师最近一段时
间心情一直不太好，有点压抑，听说为了孩子出国，她
把苏州市区的房子都给卖了。

在住院期间，吕老师的手机关机。我只能通过朋
友不断地去打听她的病情。当我得知，吕老师在手术
期间，她的女儿竟因孩子太小没有监护人而无法回国
照顾母亲时，我感到人生好凄凉。好在经过几个月的
生死挣扎，吕老师终于脱离了危险，让大家稍微地松
了口气。不久，我终于拨通了吕老师的电话，在听到
她那熟悉的吴侬软语时，我的眼泪不禁夺眶而出，深
情地叫了一声：“吕老师……”

我们一家人的到来，使吕老师异常的兴奋。她对
俞前说，红孩是我的小老弟，一定要见，特别要见见孩
子。吕老师的外孙女和我的女儿一样大，从 2001 年
我们相识以来，她总惦念着我女儿，给她买漂亮的
衣服。我对女儿说，在苏州你有个吕奶奶，她可喜
欢你呢。

吕老师对人的关心不是表面的，是具体的，更是
润物细无声的。记得我跟吕老师的第一次相见是在
2001年苏州散文笔会上，会议是由某文学刊物和同里
镇政府联合主办的。吕老师当时担任着苏州市文联副
主席，主抓文学创作。在会议结束后，该刊物的主编对
吕老师说，要派车把某某领导和几个名家送到火车

站。吕老师问，那红孩呢？那刊物的主编
说，他还年轻，让他自己解决。吕老师听
后当时并没有直接顶撞那位刊物主编，而
是专门让她的司机开车把我送到火车站。

在苏州，被吕老师扶持帮助过的中
青年作家不知道到底有多少，其中不乏
许多在文坛已经成名的作家。大约在五
六年前，她向我介绍了在银行工作的女
作者范婉。范婉学的是金融专业，早先
在上海浦发银行，后又回到苏州中信银
行工作。这个女孩修养很高，对银行业
务游刃有余，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她
拿出大量的时间投入到散文、小说创作
中。吕老师对我说，她年岁大了，家务事
缠身，精力不如以前，希望我能替她多关
注小范。小范最初给我的作品是一部中
篇小说，我看后发现她的散文语言更浓
郁一些，就建议她写散文。小范告诉我，
她已经写过十几篇美术方面的散文。我
看过后，发现她确实有自己的独到之

处。于是，我把铁凝的美术散文集《遥远的完美》邮给
她做参考。小范悟性很高，一年后，她写出了81篇美
术题材散文，经我介绍，百花文艺出版社为其正式出
版了名为《跟着美术大师漫步》的散文集。这之后，她
又尝试写苏州地域文化小说。如今，范婉已先后获得
第四届冰心散文奖、郭沫若散文奖和叶圣陶长篇小说
奖，成为苏州甚至是江苏有影响的青年女作家。每当
看到小范的进步，吕老师都会时常打电话对我说，谢
谢你对小范的帮助。而我深知，真正帮助小范的恰恰
是吕老师。

获得吕老师类似帮助的还有俞前、黄霞君、徐宏
慧、阿华、葛芳等许多人。十几年来，我亲眼目睹了她
是如何热心地帮助我筹备了全国首届冰心散文奖、黄
霞君散文研讨会、太阳湖笔会、吴中区文学讲座等活
动。这其中还不包括她向我推荐多人加入中国散文
学会，在我主持的报纸副刊上推荐业余作者的稿件。
听到吕老师生病和去世的消息，给我打来电话的，很
多都是那些普通的业余作者。

对于今天的文学读者，或许很多人并不知道吕锦
华的名字。其实，在上世纪80年代，她的散文就已经
广被文坛关注。她出版的散文集有《何时入梦》《总想
为你唱支歌》《边走边唱》等 10部，另有传记文学《森
林女神》等五六部。很幸运的是，在 2001 年的秋天，
我为她新出版的散文集《空谷佛音》写了评论，也因此
从深层更加接近和了解了吕老师的为文与为人。

吕锦华的散文是清丽、婉约的，尤其注重情感和
意韵的表达。从交往的这十几年看，我始终不明白以
她那样的文学才气为什么越写越少了呢？于是，我在
灯下重新翻看她的书，希望在书中能找到答案。

答案肯定是有的。我以为就是她的书名——“空
谷佛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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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天雪地芳草地
——我和《文艺报》的49年交往

□王宗仁

时下有所谓的“信息爆炸、全媒体、自
媒体时代”一说，是的，人们接受和传播信
息如此快捷，如此多元，如此混沌，又如此
的简单，超乎寻常想象。君不见，如同股市
的行情盘面随时都在翻转腾挪，信息的更
换也以分秒计，信息的覆盖无所不在，由
此，对于新闻报纸如何适应、如何生存，提
出了挑战。当然，作为一份文艺类的专业报
纸，《文艺报》如何吸引读者，如何在艰难的
阅读环境中，求生存得发展，多有难度。

都说，人间要好诗，生活不能没有文
学；有文学，也就少不了这份报纸。

我记忆中与《文艺报》的交集，是在上
世纪的事。时间真快，5 年前，在北京纪念

《文艺报》创刊 60 周年的事，嘉宾如云，讨
论文学批评的诸多问题作为纪念主题，建
言献策，热热闹闹，恍如昨昔。

记忆中，我对《文艺报》最早的印象是
那份半月刊杂志，骑马钉的装帧，白色素雅
的封面，阿拉伯数字的期数标识，给人以醒
目而不失亲切、轻松而不失厚实的感觉，集
鲁迅字体的刊名更显得书卷味很浓。她以
理论和评论文字阐释文艺重要现象与走势
趋向，也有一些文艺热点问题的评述与介
绍。具体的栏目设置，因时间久远已然模
糊，但突出印象是文学类多，艺术类少些，
理性分析的文字多，新闻性的报道偏少。仅就这些，
我当时觉得叫“报”，不太名实相符。但是我习惯于从
那些众多栏目中，读到对于我所喜欢的作家与作品
的评介，也喜欢那些即时的文艺现象与文艺情况的
披露和报道的文字。其时，《文艺报》在粉碎“四人帮”
后思想解放的年月，在文艺形势刚刚解冻，揭批“文
革”的思想禁锢逐步展开的新时期之初，坚持直面当
下重大文艺论题和思想，独步于文艺刊物之林。上世
纪 50年代初，关于《红楼梦》的讨论，掀起了轩然大
波，因为最高领导人的介入，成为一时谈资，也成为
一段显赫的历史，凡几十年，虽“文革”期间停办，在
她复刊之后，仍然给人们一种权威而神圣的印象。不
客气地说，《文艺报》在新时期之初，是众多青年作者
的文学高地，我开始学写作，就把杂志中的诸多文章
当范文，虽然我到北京后最早投稿，记得是《光明日
报》“东风”副刊，因为有一个刘姓学长在那里做编
辑。而《文艺报》是我们文学青年必读的。那时，在图
书馆，在书店、书摊，这份杂志很醒目地摆在前排。每
每在这样的场合，我首先拿起的是她，也因为仰慕，
想象着有一天能在上面发表文字。这个愿望虽然好
久没能实现，却一直是我心中不大不小的目标，而在
后来，更让我有幸成为她的编辑同仁们的朋友。

当年文艺报社在沙滩大院，我没有特别地去拜
访，那时候我刚步入新闻工作，编副刊跑文艺口，同
文艺界联系多了，同文艺报社的同行接触也多了，80
年代中，就与《文艺报》的陈丹晨、吴泰昌、孙武臣、何
孔周、朱晖、贺绍俊、张陵、潘凯雄等前辈或同道们，
以及晓蓉、臧小平、陈明燕、沙林诸位跑新闻口或副
刊的同行熟悉。记得几年后，忽然看到《文艺报》改半
月刊为周刊，改杂志开本为对开的报纸，读到她时心
中不免戚戚，一时还不习惯，觉得少了那份庄重和厚
实。私心想，同是办报人，我更希望这份专业文艺报
纸雅致、机敏、厚实、耐读，可收藏留存，是文艺报刊
中的重武器、全盛宴。一段时间后，她办得风生水起，
人气很旺，读者不乏好评。报纸栏目多样，说文谈艺，
即时的重点作品述评，个案的人物采访，可谓“文武
昆乱不挡”，文事新闻、文学评论、美术影视、书画副
刊等等，各呈异彩，相得益彰，轻盈又厚实，动静相
宜，有了评述与报道兼具、点与面结合的面貌。由于
出版周期短，新闻性纪实类的增强，更有一种报告当

下、及时再现的快捷，一些纵览文坛风云的特
别策划，出于本报编辑记者的手笔，既有新闻
时效的敏锐，又有专业性的沉实丰厚。渐渐
地，她“报味”突出，形成自己的路数和面貌，
也为我们众多新闻和文学同行们所羡慕。

约在30年前吧，我那时住在建国门桥附
近，一日晚间，步行到附近的小羊宜宾作协宿
舍孙武臣先生的家串门。老孙当时是评论部
的头儿，朱晖是他的搭挡，老孙健谈且噪门
大，说到兴奋处，以笑声代替表达，激起你的
聊天兴致。他知道的文坛掌故也多，再加上说
话时一口一个你的名字，让你感到亲切自然。
那天，我说起一篇文章选题，他说，讲讲提纲，
我记得好像是关于改革小说的内容，在他的
客厅里，竟让我从头说说我文章内容，当时，
搞得我有点紧张和不快，心想，我来拜访聊
天，你是不放心我文章水平，还是因职业习惯
不忘工作？文章在《文艺报》发表后，他说，你
写得比说的好啊。殊不知，那么晚了，在那里
同你说文章，情绪和心情会好吗？记不起最先
向《文艺报》投稿的是哪篇文字，经朱晖兄和
老孙还是谁了，但在 80 年代内，我只写过三
五篇小文章，最早的是关于张炜的长篇小说

《古船》，后来是周大新的中篇小说述评等。但
是，泰昌、武臣、朱晖专事评论的诸君，或约我
写或催我动笔，才让我的文字成为铅字，也遂

了当年学写作时的夙愿。
如同人一样，报纸也是有个性的。《文艺报》的个

性，是沉稳中见轻松，这取决于她的办报思路。报纸
的出版周期短，开本设计大众化，内容讲求时效性，
在及时捕捉现象的同时深入研究理论问题。说是

“报”，因为报道现实，快速追踪文坛事件，也无不可，
而她常有深度的探索和理论的解读，又有刊物杂志
的理性化色彩。她是报也非报，亦新闻报道亦理论评
论，理论批评宏大叙事，报道特写轻松活泼，成就了
这份报纸的可读性与专业性的结合。新闻是易碎品，
但也是未来的历史。在当时的文坛这类报纸不多，

《文艺报》是龙头，顺应那一时期热闹的文坛，改版后
有声有色，为人关注。这个特点一直延续下来，只是，
改版以来也近 30 年了，现在的文艺形势和文化生
态，特别是读者阅读的趋向兴趣发生了极大变化，文
学不像那时期风光无限，集万千宠爱，如此一来报刊
要随时代变化调整是不可回避的，坚守和保持习惯
的思路，怕是难以让更多读者关注。在全媒体时代，
报纸要有时效，但与网络无时不新、无远弗届的功能
相较，也是滞后的。专业性的学理性的文字是提升品
位的一个重点，可是，报纸版面篇幅受限制，同杂志
相比，专门化的深入和理论性的阐述，在有限的版面
上是捉襟见肘的。报纸的大众化和新闻性，与杂志刊
物的沉稳与厚重，可以互补，但也可能是双刃剑。

20 年前，文艺报社刚搬到了现在的办公地点，
每有机会，去那个有点拥挤的办公室里转转，在文学
部或者理论部，总有老孙兄、朱晖兄、凯雄、张陵，还
能看到总在忙碌的绍俊等人，或者，到向阳一面的泰
昌先生办公室坐坐，找他的人或电话多，抽根烟就抽
身。而老孙和朱晖总是以一种玩笑的方式接待熟悉
的朋友，总见他们有笑料产生，对口相声或插科打
诨，朱晖说再由老孙捧，常留住我及众多的来访者，
开怀大笑，或引火烧身似的被调侃之后，没来得说正
事或者看一下诸位博学者们案头上的图书文稿什么
的，就到了中午时分。这没有目的的造访，感受到的
是文学的随意、亲和，或者一份报纸同仁们的随和、
亲近。而今，这几位都离开了报社，而那份友情，文学
热闹时代的编辑们轻松活跃的相处，深深地印在我
心中。每在读到这张报纸时候，就想到他们，想起那
不再有的时光。

庆祝《文艺报》创刊65周年

我与文艺报我与文艺报

《文艺报》由刊改报后，夏衍仔细阅读并提出改进意见


